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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邻里视域下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复归及其可能*

，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共同体的实现是社区营造永恒追求的目标。受现代化发展元素的冲击，传统生活共同体逐渐开始消

解。城市新建社区作为城镇人口未来居住的主体形态，是否能够重新唤起共同体的觉醒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话

题。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H社区新邻里视域下的社区营造经验探索，发现城市新建社区存在共同体复归的可

能，并且在目标定位、组织依托、主体推动、活动承载、秩序维系等五项维度上，为我们营造共同体的形态格局带

来了启示。研究表明：共同体营造应以邻里关系的唤醒与重构作为行动起点；社区工作者的服务理念、动员策

略与能力培育是共同体营造的牵引动力；实现以人的本性回归为特征社区生活图景则是社区营造的真正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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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共同体”（Community）作为社会学的起源概

念之一，却在当代社会陷入了悖谬的境地。近年

来，围绕传统社区在社会变迁中命运归宿的话题

一直争论不休，存在“社区消失（community lost）”、

“社区可能（community possible）”以及“社区解放

（community liberated）”等诸多论断[1-2]。伴随现代

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消失论”这一论点大有愈

演愈烈之势。研究表明，现代性的增长日益侵蚀

了传统共同体的存在基础，对传统社区的全能主

义的迷恋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一味强调城市社区

共同体建设意义不大。现代城市社会中发达的社

会分工、现代化的交流手段、日趋理性的社会互

动、频繁的社会流动等因素逐渐撕裂了传统的、理

想中的社区生活形态，使得封闭的社区共同体变

得更加难以企及[3-4]。正如鲍曼所言，在当代社会，

“共同体的纽带日益变得可有可无了……随着区

域联系、邻里联系、家庭联系以及个人自我前后一

致的理念的联系持续弱化，个人忠诚范围也随之

缩小了。”[5]

伴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加速推进，城镇人口数

量急剧增长，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突飞猛增。新建

社区作为城市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的新生类型，

因入住人口流动性强，居民构成复杂等特点，在社

区建设与治理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6-7]。在社区

日渐唱衰的发展背景下，城市新建社区是否会不

可避免被卷入“共同体消失”的治理漩涡，引发了

社会普遍关注。共同体的本质意志是建立在居民

之间较为频繁的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只有

频繁互动才能维系居民的本能中意、对习惯制约

的适应以及产生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8]。而

邻里关系恰恰是对居民互动状况的最好的诠释。

随着社区建设运动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基层社会

已经发育成熟，城市基层领域又出现了“邻里复

兴”[9]。也有研究持不同看法，受现有社会结构与

运作机制的影响，一些区域呈现了“邻里复兴”特

征的迹象——如民间社会组织兴起、居民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等——仅是一种表象[10]。然而，邻里

关系不是既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可以被不断建构

的关系体。

本文寄希望通过一项经验考察，分析邻里关

系凝合在城市新建社区的共同体营造中发挥何种

功效，城市新建社区生活共同体营造是否可能，共

同体形态的基本格局又该如何呈现。

二、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营造的地方性实践

从传统乡村共同体到工业社会，再到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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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共同体再造，是符合人性回归的发展趋势，这种

回归也是对当前社会运行机制的升级。真正的社

区建设依然需要恪守传统的秘诀，需要回归人类

的社会本性，实现从“看不见人”的社区向“看得见

人”的社区的跨越[11]153。

苏州工业园区H社区是园区管委会直属基层

行政管理机构，是工业园区内最大的社区。H社

区成立于2005年7月，由工业园区社会管理局负

责日常管理。作为一个新型移民区，其居民构成

复杂而多元，其中新苏州人约占70%，“洋苏州”约

占8%，居民平均年龄约33岁，拥有大专以上学历

者约占67%，呈现出“国际化、多元化、年轻化、高

知化”的鲜明特征。H社区内的住宅小区均属于

商品开发楼盘，属于典型的城市新建社区。在H

社区建立之初，如何让彼此陌生又有不同区域文

化背景的居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入社区，是

摆在H社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难题。在实践中，H

社区，以邻里关系为突破口，最先提出了“新邻里

主义”的社区营造理念，现已基本构建了以邻里中

心为载体的社区服务网络、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的

社区自治网络、以职业社工为骨干的社区人才队

伍，有力提升了居民的归属感，营造了多元参与、

多方受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一）圈定邻里互动的适度空间

城市新建社区面积及承载空间的大小直接影

响社区服务成效及居民的归属体验。我国传统社

会中的共同体实则是以村落为单位加以区隔的，

表现出明显的“圈子社会”的特征[12]。在社区管辖

范围的规划上，理应考虑社区服务的空间承载力，

尊重邻里互动的空间需求。辖区范围的大小，要

讲求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

范围过小，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成本投入要求

较高；范围过大，则不利于社区服务的细致性开

展，更不利于社区居民的邻里互动及对其归属感

培育。

当前，不少城市新建住宅区居民因入住率不

高，未能及时成立社区居委会，而以成立居民小组

或由相邻的居委会代管的形式存在，从而导致新

建社区居民缺失组织感，或一个社区分管多个住

宅小区出现“有心无力”的倦怠现象。H社工委现

已建成住宅小区31个，设立社区居委会多达24

个。除少数几个规模较小的楼盘外，多数基本实

现了独立配给居委会的服务格局，做到了对社区

居民的全员管理和无缝隙管理。社区居民因购置

同一楼盘而形成邻里关系，本能上易于拉近邻里

之间的距离，增进对辖区内其他邻里的地缘亲近

感。住宅楼盘设立独立居委会，也为邻里活动有

针对性地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OD社区为

例，该社区共有21幢住宅楼，2 188套住宅，目前实

际入住居民1 851户5 275人。在结构布局上居委

会被安设在OD社区的中心位置，便于对不同楼道

的居民开展服务工作。独立的空间布局，专属的

服务区域，拉近了社区工作者与居民的距离，增进

了彼此之间的熟识度与认同感。同时也强化了居

委会对辖区内的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等组织主

体的沟通与联系，有利于实现社区多元服务的有

效整合，极大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二）创新邻里服务的组织格局

新建社区的邻里服务需要由特定组织专门承

接，以确保服务的持续性与有效性。全能主义下

的居委会工作，必然导致辖区内的邻里服务大打

折扣。受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作用，政府的社会

治理、公共服务等职能都转移到居委会，“居委会

行政化”现象丝毫不见减退[13]。建立社区工作站

已成为一种被普遍推广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由工

作站具体负责落实政府职能社区化所带来的各种

任务，主要形成两种模式：居委会管理模式、街道

办事处管理模式。实践证明，两种模式均是传统

行政管理模式的延伸，是政府“腿”的延长。前者

会出现使居委会面临“全能化”、“过度行政化”，后

者会导致居委会“再度边缘化”。

为避免居委会出现以上“两难困境”，H社区

在邻里服务的组织结构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借鉴

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经验，苏州工业园区于1997年

首次把融合了社区公益和生活配套服务的“邻里

中心”①引入进来。2011年起，为了“升级”邻里中

心对周边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的服务功能，每个新

建邻里中心都将辟出15%的面积用以同步规划建

设民众联络所。民众联络所由地方政府出资筹建

并维系机构日常运行，围绕着“小政府大社会、小

机构大服务”的建设理念和“精简、统一、效能”的

管理机制展开，承担辐射社区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① 邻里中心是源于新加坡的新型社区服务概念，其实质是集合了多种生活服务设施的综合性市场。邻里中心作为集商

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等于一体的“居住区商业中心”，围绕12项居住配套功能“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闲”，为百姓

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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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民众联络所中标准配置“社区工作站、乐

龄生活馆、民众俱乐部、少儿阳光吧、邻里图书馆、

卫生服务站、邻里文体站”等七类功能场所，一站

式满足社区各类邻里群体的多元需求。其中社区

工作站作为社区的服务窗口，提供政府政务服务，

将行政性管理工作从居委会剥离出来。每个工作

站辐射4～6个社区，与社区居委会在人员配置上

相互独立，按照“一站多居”的模式形成覆盖。居

委会内部不下设工作站、不办理政务事务，回归居

民自治角色本位，主要承担组织邻里文体活动、协

调矛盾、满足邻里诉求等工作，从而集中精力谋求

社区自身建设，更贴心地开展邻里公共服务，更易

得到邻里信任，促进社区邻里关系的融通。

（三）发起邻里交往的动员机制

城市新建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需求并不因群

体的异质性高而减弱，只是缺乏正当的理由与机

会。城市社区人群的异质性及邻里关系冷漠，一

方面，与现代社会人际信任缺失以及城市住房设

计上的空间阻隔有着直接关系[14-15]；另一方面，现

代通讯技术以及城市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的社会交往已经突破了狭小地域的限制，向更广

阔的空间拓展[16]。居民社会关系脱域现象普遍，

验证了吉登斯的现代脱域理论。即便如此，城市

社区邻里交往的心理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社

区共同体中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友善相待的图

景也是人们共同所向往的。然而，当前城市新建

社区邻里互动普遍存在的困扰是，谁来率先点破

那层“心理隔膜”，并且持续性地维系邻里友好互

动的关系？

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性组织，理应

重新审视自身职责，勇于打破传统行政性的工作

思维，以服务辖区居民、建设幸福宜居社区为自身

工作使命。因此，居委会在开展社区服务中，有必

要把改善邻里关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营造

和谐社区环境作为所有工作的基准点。H社区在

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触动邻里交往的动员机制（见

图1）。在动员策略上，H社区以激发社会活力、增

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自治、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

立足点，通过项目化运作，逐渐形成了以社区为平

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

“三社联动”机制，整合各类资源，增强了社区综合

服务管理效能，助推了“政社互动”①深入开展。值

得肯定的是，H社区工作人员一改传统被动的服

务工作方式，主动走出办公室，沉下心来设身处地

的为社区居民服务，创设了一系列拉近邻里关系

的好活动，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如向辖区内居

民发放“串门卡”、动员居民加入一些小型社区组

织、鼓励居民向周边邻里伸出援手等，无不浸透着

居委会对居民服务的责任与情感。通过政社互动

让“新邻里”更加成熟，借助民情联系人、民情联系

日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居民走出住宅，关注社区

生活，参与社区自治。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使得

每一个居民都能在社区内找到自己的专属舞台，

不但能自我展示，结交朋友，更让居民走出小家，

融入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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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满足邻里需求的多元面向

城市新建社区居民群体构成多样而复杂，服

务供给应依据不同邻里群体的需求而有针对性的

设计，尤其要重视对新建社区青年人群的服务满

足。传统居委会开展邻里服务带有明显的教条思

维与经验倾向，基本面向是以辖区内老人、妇女、

儿童等人群为主。种种研究表明，青年人群相对

于其他人群的社区参与意愿更弱。学界给予的解

释是，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社交网

络，并呈现交往多元化趋势，地域因素不再成为青

年人群社交的主要影响因素[17]，其业缘关系的地

位要远远强于地缘关系。同时，手机网络等媒体

的普及，促使人们交流更加便捷，从而大大弱化了

邻里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倒果为因”

的论证逻辑，青年人群之所以出现社区参与率低

的事实，并非主观参与意愿不高，而是缺乏有效的

参与方式及必要的参与平台。邻里关系的存在感

对于辖区内常住人群而言仍是必要的。在H社

区，提起幸福，民众联络所无疑是标志性的第一指

向。从少儿阳光吧到乐龄生活馆，从雅韵居到墨

香斋，兼顾到不同年龄群体的交往需求，不但为老

① 所谓政社互动，是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简称，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

实现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利归位，通过基层自治组织自治能力的提升，实现与政府行政管理的承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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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茶余饭后的家长里短提供了好去处，更为

新苏州人在这座陌生新城里的归属和定位提供了

好的据点。同时，针对大量外来青年务工人群的

服务需求，H社区专门建立了“青年公社”，它是园

区首个流动人口集宿区，入住的1.4万名员工中，

流动人口约占93%。为了给新生代的外来流动人

口提供多方位服务，让这些“流动”的年轻人享受

到湖东社区的幸福归属感，削弱了他们对新城市

的距离感，增强了归属感和安定感。此外，“洋苏

州”一直以来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他们启动

了“中西文化大课堂”等项目为生活在H社区的

“洋苏州”们提供一个真正亲近中国的机会，逐步

增强了外籍居民对中国文化认同感，营造了多元

共融的社区氛围。

（五）营造社区邻里的和睦文化

社区文化是共同体营造的核心灵魂，文化维

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随着社区建

设的不断推进，城市老旧社区原有的文化特质逐

渐退色，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正走向弱化[18]，

这是当今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社区文

化是居民长期集体生活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共识形

态。城市新建社区避免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文

化磨合的冲突，却要经历文化零起点易于引发的

“秩序危机”，同时还要承受社区文化积淀所必需

的时间成本。社区文化如何能发挥出对居民的言

行规范、生活观念乃至价值信仰的引导作用，取决

于人们对社区文化的内心认可及共识达成。简言

之，文化营造要能够与居民心理需求契合起来，思

居民所愿，行居民所想，唯有如此，才能深入人心。

作为一个新建移民社区，居民身份差异十分

显著，不仅有“老苏州”，还有“新苏州”，更有“洋苏

州”，如何能够营造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文化，是

H社区成立之初就想攻破的难题。他们最先从引

导邻里之间简单串门的方式开始，并赢得了居民

的广泛认可，开启了和睦文化的营造之旅。H社

区向辖区内居民发放“串门卡”，鼓励居民主动敲

门去认识“相逢不相识”的左邻右舍们。一张小小

的“串门卡”，促成了与陌生邻里交流的可能。不

但为居民间的彼此熟识架起了第一道桥梁，更为

H社区“新邻里”大格局敲开了第一扇门。同时，

为了繁荣社区文化和提升幸福指数，让“新邻里”

观念能够在H社工委落地生根，系列“衍生服务”

也应运而生，H社区创新实施了文化繁荣“五十百

千”社会组织扶持计划——以五支精品社团为龙

头，每个社区拥有十支团队，整个H社区拥有百支

社团，所有各类社团组织不重复人数达千人，并以

此作为幸福新邻里建设的重要抓手。利用这一文

化平台建设，在加大对各社区组织培育扶持力度

的同时，更以多姿多彩的社团文化活动吸引越来

越多的居民走出小家，融入社区，增强居民对社区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

H社区在“新邻里主义”的理念主导下，呈现

了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营造的现实模板。一种发

展模式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发展成果，更在于

其经验能否在其他区域得到“移植”和“复制”[19]。

如何实现城市新建社区的共同体复归，尚需结合

H社区“新邻里主义”的基本实践，对共同体营造

展开可能路径的探讨。本文认为，城市新建社区

共同体营造应该集中从目标定位、组织依托、主体

推动、活动承载、秩序维系等五项维度拓展开来。

其中，以邻里唤醒为目标定位应居于共同体营造

格局的核心位置，其余四项维度必须紧密围绕这

一目标加以合理布局（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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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营造格局

（一）邻里关系唤醒

共同体营造的目标定位。邻里关系体现了人

们之间守望相助、相互信任、亲密无间的关系，更

具有共同体意蕴。邻里关系的亲疏是判断共同体

存在与否的重要指标[20]。城市新建社区因缺乏人

际关系的信任基础，从而导致邻里关系疏离、共同

体难以形成。邻里关系需要被唤醒，让辖区居民

时刻感知邻里的存在。居委会不仅是居民服务的

供给者，更应是邻里关系的凝合剂。同时，居委会

应转换服务思路，实现由“单一服务”向“链式服

务”的转变。传统社区中，居委会采取的是被动的

受理居民个体的服务需求，服务效果无法促成邻

里关系的融通。共同体则需要居委会把具有相同

需求或问题的居民集中在一起开展服务工作，以

增进社区邻里之间的了解与熟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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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本位回归

共同体营造的组织依托。共同体营造是社区

居民的普遍愿景，更是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共

同体营造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宏大工程，需要由

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承接。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性

组织，理应担负起营造共同体的职责。城市新建

社区在建成之初，应该突破传统基层治理模式的

体制障碍，为居委会所承担的行政性事务“松绑”，

还原居委会的组织自治属性，将有限精力投入在

社区的自我建设、自我管理以及共同体营造上

来。唯有如此，才能唤起居民的社区组织感。此

外，居委会理应回归“自治”的本位角色，不仅要在

共同体营造中承担主要推动者的职责，还要发挥

组织、协调社区内各种公益类服务机构有效开展

邻里服务的作用。积极扶持、培育和发展贴近社

区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体娱乐和社区服务等

各类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有效承接政府及相

关部门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民意调

查、民情恳谈、民事协商等有效形式，组织和动员

城乡居民广泛参与“政社互动”，增强群众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而基层政府要在

推行“政社互动”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对委托给

新建社区和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严格

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实行政府购买

服务，确保人员到位、投入到位和责任到位。

（三）服务理念提升

共同体营造的主体推动。共同体营造是社区

工作者对辖区内居民邻里关系的有效整合，本质

上属于服务主客体之间以及服务客体内部人群关

系的相互感染[21]。社区工作者在整个营造过程

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邻里对社区的认知

与评价最直接地体现在对居委会工作的满意程

度。如何取信于邻里，并获得邻里的服务认可，都

将关系到共同体营造的可持续性发展。社区工作

者必须打破僵化工作思维，根据新建社区自身特

点，不断创新符合居民实际需求的服务及活动形

式。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受到了极大改变。针对青年人群较多的现实，

可充分利用网络自媒体形式加强对该群体的资源

整合，激发青年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热情。新

建社区居委会可以积极引导青年居民自主创设网

络业主论坛、业主QQ群、微信群等交往媒介，建构

一种新建社区内部网络认同机制，让该群体围绕

社区建设共同利益、话题或服务需求参与探讨，协

商共治。更要提升自身服务理念，必须能够“走出

来，沉下去”，深入居民群体之中，急其所想，行其

所愿。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动社区居民，增强居

民对居委会及社区的认可度。

（四）组织空间拓展

共同体营造的活动承载。共同体营造是一个

充满生机、持续动态的过程，需要创建大量活动以

承接社区各类人群的多元服务需求，特别是满足

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举办社区活

动可以培养居民社区生活乐趣，激发他们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的热情。而社区活动的开展既要由各

种社区公益性组织来承担，又要依赖于一定的社

区公共活动空间。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理

念下，由居民自发组建的各类社区公益性组织迅

速成长起来。这些新生组织让社区居民体验着社

区管理“参与者”的角色，摒弃了“旁观者”的旧观

念。新建社区居民对公共空间的需求非常迫切。

公共空间是居民认识新邻里，拓展邻里关系网络

的重要场所，也是居民获取社区相关信息的重要

平台。居民在公共空间内的交流与互动，易于增

进邻里情感，培育社区公共意识。

（五）文化共性渲染

共同体营造的秩序维系。共同体营造可以被

理解为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群，经长期生活互动

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秩序文化[22]。丰富的社区文

化生活不仅可以沟通社区居民间的情感，进一步

改善邻里关系，还可以提高该群体整体文化素养，

稳定社区生活秩序。城市新建社区参杂了来自不

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居民个体之间体现了较大的

差异性；与此同时，以性别、年龄、身份等个人特征

为标准的人群类别，又存在较多的共性元素。如

新婚青年、随迁老人、新生儿童等这三大群体，现

已成为城市新建社区的主流人群。同类人群的有

序互动更易于营造同感、健康的文化氛围。新建

社区有必要为辖区内不同人群打造各类特色活动

空间，针对群体需求提供独特的学习休闲交往平

台，消除异质性隔阂，促成各类居民从互动中建立

情感关联，产生群体专属文化。因此，共同体营造

必须要抢占文化先机，通过对社区内共性文化元

素的烘托，抑制异质文化元素的蔓延，从而更易于

形成稳定有序的社区环境。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成功营造必须

坚守“邻里关系”的核心地位，同时，居委会作为共

同体营造的使动者也应随之回归服务本位。冯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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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区何以可能》中指出，城市社区存在的

可能性与人性有关[23]。他认为，若从个人心理体

验的角度出发，尽管城市社区不存在利益关联，但

对于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却有着重要价值。如果

能够创造社区成员之间的互惠社会资本，就可能

在成员中建立社区归属感，形成社区共同体。这

一观点进一步佐证了社会资本对共同体营造的价

值功效。而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着力点与突破口

就在于唤起邻里关系的觉醒，邻里关系觉醒并非

自发过程，需有意为之，其使动者仍需由居委会进

行承接。

四、小结与思考

共同体的实现是社区建设永恒追求的目标。

受现代化发展元素的冲击，传统生活共同体逐渐

开始消解。城市新建社区作为城镇人口未来居住

的主体形态，是否能够重新唤起共同体的觉醒是

本文探讨的核心话题。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H社

区“新邻里主义”的社区建设经验探索，发现在钢

筋混凝土浇铸的城市土壤上，城市新建社区依然

可以实现共同体格局的营造。

首先，共同体营造应以“邻里关系”的唤醒与

重构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邻里关系是评判共同体

存在与否的关键性指标，也是更好切入居民群体

内部、融通社区内各类人群关系、营造良好社区氛

围的有效途径。针对异质性程度高的城市新建社

区，更应该主打“邻里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邻里

关系的维系上。

其次，城市新建社区共同体营造应充分发挥

社区工作者的能动性及资源整合功能，他们是串

联社区资源、动员居民参与、培育社区文化的主要

推动者。如今，城市新建社区基本上能实现在居

民公共服务硬件设施上的完备配给，如公共空间、

配套商业、健全物业等，但这些都是冷冰冰的摆

设，仅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可以实现。当前，

许多城市新建社区缺乏的是一批被行政松绑的专

业社区工作者。因此，社区工作者的服务理念、社

区动员策略与能力的培育是共同体营造的动力

源泉。

再次，城市新建社区更应立足社区居民的人

群结构特征，策略性地开展邻里动员活动。新建

社区人群地域文化差异大，但也存在一定的结构

共性特征，如青年群体居于主流，随迁老人、新生

儿童等这些附属人群。单独人群的交流互动，能

产生相关人群的连锁性效应。如新生儿童在一起

玩耍，会引起青年夫妇及随迁老人的熟识；随迁老

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又能增进青年人群对彼此的

了解。因此，城市新建社区的共同体营造要充分

利用现有人群的关系网络，带动更广泛人群参与

社区共同体的营造中来。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对人的社会性和公共生活

带来了巨大摧残，加速了社区的解体进程，物质生

活挤占了精神生活，经济满足替代了社会追求，这

是人类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精神迷失，是人类对

于生活意义和自我本质的迷失。然而，人类从来

没有放弃对共同体的向往，这正是社区建设的动

力所在。丁元竹在《滕尼斯的梦想与现实》一文中

明确指出，长期以来社区建设一直存在价值意义

与工具意义之分①，并强调价值意义型社区才是社

区发展的真正归宿。工具意义型社区建设不能偏

离社区发展的终极目标——组织和加强各种社会

关系，建设共同价值与规范，使人类的社群特性得

以实现[11]158。社区建设只有在这个出发点上才会

实现其真正的价值，而不会落入市场化和行政化

的俗套之中。本文看来，苏州工业园区H社区倡

导的“新邻里主义”建设格局，恰好是对这一观点

的现实诠释。诚如，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

威（John Dewey）所言，“虽然我们说当今家庭和邻

里组织的所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们永远是培养民

众精神的首要组织。”[24]只有按照人类的本性建设

社区，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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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 of New Urban Communities

WANG Ch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Abstract:Abstract: The community is the eternal goal to pursue in managing neighborhood communities. Impacted by the
speedy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life community has begun to disintegrate gradually. Whether or
not the newly built communities, the main form for urban inhabitation, can arouse the awakening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is the core issu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y exploring the“New Neighborhood”development of H com-
munity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t fou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return of the new city commun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mmunity patterns in terms of goals, organizations, promotions, activities, and orders.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hould start from awakening and building up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be
powered by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capability cultivations, and be destined to the community life picture charac-
terized by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KeyKeywords:words: Neighborhood Relations, Community, New-Built Community, Possibility of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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